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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呈现古村发展新貌

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忽培元长篇小说《同舟》作品研讨会
日前在京举行。“人民艺术家”王蒙、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
主任何建明书面致辞。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主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入选作品《同舟》讲述了古村同
舟村的十年变化，刻画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新型农民群体的
奋斗足迹与心路历程。与会专家认为，《同舟》探讨了乡村振
兴的核心命题，生动塑造了主动自觉投身乡村建设的当代年
轻人形象。作为一名回乡的青年学者，主人公赵志强在工作
中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心愿，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大爱。

忽培元表示，文学应该关注普通百姓的命运，看到千百万
人的祈愿和生计。“这永远都是一个写作者要唱的正本戏。”

（王泓烨）

《点亮万家灯火》再现电网人的不凡之路

近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山东省作协共同主办的吴晨阳
《点亮万家灯火》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
长施战军，山东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文东出席并致辞，
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
主持。

《点亮万家灯火》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2025年第4
期，单行本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施战军表示，这部作品体
现了电力人的职业精神和无私奉献。作品中有一种深情，“那
是给我们光和暖的那些人的感激之情、感恩之心，小说因此充
满了正向的能量”。

与会专家认为，《点亮万家灯火》生动呈现了我国特高压
输电技术这一“大国重器”的发展历程，讲述了一群特高压带
电作业工人的成长史，塑造了新时代产业工人攻坚克难的生
动形象。作者贴着人物写、贴着生活写、贴着场景写，将个体
命运与行业发展、国家进步相联结，彰显了基层工作者的闪光
品质与奋斗精神，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质经验。吴晨
阳谈到，写作是一场冒险，“但我会永远向着梦想前行，用赤诚
的匠心反复打磨作品”。 （罗建森）

专家研讨许玲小说创作

由湖南省作协主办的“新大众、新经验、新力量——许玲
小说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湖
南省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及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新大
众文艺视野下的许玲小说创作进行探讨。

据介绍，此次研讨会是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化拓展“人民阅
卷”行动、将“开门办刊”与青年作家培养机制相结合的积极举
措，旨在为2026年即将开展的“新浪潮”巡礼计划储备经验。
徐则臣谈到，新大众文艺并非一个固化、封闭的概念，它需要
通过对具有广泛生活实践的作者创作进行剖析，从而逐渐被
充实、丰富和具象化。

与会者认为，许玲是从生活沃土中顽强生长出来的文学
“新力量”。她的文学创作因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真诚书写，
在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广受关注。文学的力量来自无数普通人
的奋斗、悲欢与坚韧，文学的未来需要打开大门，拥抱从生活
深处涌现的“新大众、新经验、新力量”。

聚焦全球视野下的儿童文学阅读

由中国作协外联部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女
性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童心无界：全球视野下的儿童阅读
对话”主题讲座及对谈活动日前在京举行。首师大党委副
书记孙晓峰、首师大文学院党委书记杨娜等主办方代表，谢
琳·克莱蒂、阿赫拉姆·博卢基、蒋好书、张国龙、张明舟等
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首师大文学院教授艾尤
主持。

与会者围绕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趣味性与教育
性以及童年精神的建构等议题展开探讨，认为优质的儿童文
学作品应融合民族文化与人类共通情感，并在实践中为儿童
阅读提供有效指导。期待发掘未来儿童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
长点，多方协力打造集理论研究、创作引导与社会服务于一体
的儿童阅读新高地，为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
学术支撑。

第二十届辽宁文艺论坛举行

以“文化原创力提升与文化强省建设”为主题的第二十届
辽宁文艺论坛日前在辽宁大连举行。论坛由中国评协指导，
辽宁省文联主办，辽宁省评协、辽宁省文联理论研究部、辽宁

师范大学文学院等单位承办。徐粤春、邵玉英、罗文波、张海
涛等主办方代表以及100余位评论家与会。

在主论坛上，王廷信、李星文、张晶、夏燕靖、沈勇、尹力分
别围绕文艺评论生态之思、微短剧的精品化、艺术媒介的创生
功能、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新业态、文化IP的打造、杂技剧原创
力的提升等议题展开分享。三场分论坛分别聚焦辽宁文艺的
传统根基与发展趋势、新大众文艺的经典化路径和文化原创
力的提升路径。在圆桌对谈环节，马琳、江帆、郑永为、陆欣
欣、孙阁畅谈辽宁文化IP的创新表达。大家表示，无论是专业
作者，还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都要勇于创新创造，推出更多
具有原创性的佳作。 （黄尚恩）

第六届江南诗歌奖颁奖

第六届江南诗歌奖颁奖典礼日前在浙江嘉善举行。宋琳
的组诗《与神交通：销魂的天上三日》、赵野的长诗《秋兴八首》
（选章）获得江南诗歌奖首奖，周鱼、王江平的作品获得江南诗
歌奖。

江南诗歌奖由江南杂志社主办，旨在奖掖近两年内在《江
南诗》诗刊上发表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诗歌作品。本届
诗歌奖从200余位诗人的作品中评出12位诗人的作品进入
终评，后由陈仲义、梁晓明、张执浩、沈苇、雷平阳等终评委评
选出4位获奖诗人。颁奖现场还举办了以“南方诗歌中的地
域性与世界性”为主题的名家对话。

以小说照见当代青年生存镜像

青年作家蒋在的全新小说集《外面天气怎么样》日前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京津两地分别举办了新书发布和读
者分享会，张楚、丁丁张、辽京、徐福伟等与会对谈。

《外面天气怎么样》用8个短篇故事深度剖析了当代青年
在亲情、婚姻、职场中的生活状态。作者以“贴着生活肌理”的
笔法记录人物的心跳和呼吸，为在都市打拼的普通人送去温
柔与暖意。与会者认为，蒋在的小说把握住了日常生活细节
的叙事节奏，用细腻的笔触刺破乌云，让读者看到人性中透亮
的部分。正因如此，那些被忽略的普通生活和隐秘情绪在充
满共情力的想象中逐渐变得清晰而深刻。

魔术戏剧《鹅幻迷踪》演绎文化抗战故事
大型跨界融合魔术戏剧《鹅幻迷踪》近日在京首演。该剧

取材于“傅氏幻术”第二代传人傅润华在抗战时期用魔术义演
支持抗战的故事，围绕争夺魔术至宝《鹅幻汇编》展开矛盾冲
突，在紧张刺激的剧情中融入家国大义与个人信仰的抉择，刻
画了革命者在黑暗中坚守的热血群像。

作为国家级非遗，已创立120年的傅氏幻术始终致力于
魔术艺术的弘扬与推广。《鹅幻迷踪》以“鹅幻”戏法为叙事核
心，精心编排了36个魔术节目，使魔术的“惊、奇、险”与话剧
的戏剧张力实现深度融合。该剧集合了傅氏幻术的中坚力
量，由第三代传人傅腾龙担任顾问，第四代传人傅琰东领衔主
演，第四、五代的优秀代表参演。

《鹅幻迷踪》由郑飞编剧，于振浩任总导演，任明炀执导。
该剧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将在东郎幻
乐汇魔术剧场驻场演出并进行全国巡演。

（王 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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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读桑恒昌诗集《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

□王士强

一

桑恒昌诗歌代表作之一《中秋月》很
短，只有7行，共31个字，却饱含深情，极
为动人：

自从母亲别我永去
我便不再看它一眼
深怕那一大滴泪水
落
下
来
湿了人间
世间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对于母

亲都有着至真至深、独一无二的感情。《中
秋月》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情感，语言平白
而简练，形式简单而考究，富有内涵与张
力，“深者不觉其浅，浅者不觉其深”，因而
能够触动读者的心弦，引起共鸣。

桑恒昌年少失恃，成为“没娘的孩子”，
这成为他心中最深的痛、永远的痛。他写了
诸多怀念母亲的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桑恒昌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但内心里他
依然是“没娘的孩子”，他的感情依然饱满、
真挚，他的诗依然真切、动人。

桑恒昌的怀亲诗、亲情诗在他的整体
创作中当然并非全部，迄今他已出版诗集
20余部，堪称丰富、多样。以《中秋月》中的
诗句作为书名的桑恒昌诗作精选集《那一
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间》近期由济南
出版社出版，这构成了一个观照其整体诗
歌创作的契机，亦可由之讨论当今诗歌创
作中的若干共性问题。

桑恒昌的诗可谓“情感之诗”，因情而
生、以情动人，情感是他诗歌的血脉。可以
说，他是把最为真实的自己、最为内在的情
感都写到了诗歌之中。在他这里，诗与人是
高度统一的，真正做到了“诗如其人”。

情感之于诗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
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古典诗歌
而言，抒情可谓是其最重要的美学特征，
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显赫的抒情传统。
中国古典文论中有诸多关于情感与诗文
关系的论述，比如《毛诗序》中的“情动于
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
靡”，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情者文之经，辞
者理之纬”，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等，均强调了情感对于文学创
作的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重要性。一部中国诗
歌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中国人的情感
史，体现着一代代国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
仇。甚至可以说，“情本位”构成了中国诗歌
长河的动力机制与精神密码。

就此而言，桑恒昌的诗无疑沟通、接
续了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抒情传统，是在
向伟大的诗歌传统致敬。当然，他所用的

语言、表达方式、形式体式，是现代的。在
他的诗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非常自然，
毫无违和感。

二

诗集《那一大滴泪水落下来，湿了人
间》共分为十辑。各辑主要是依题材、内容
而划分，诸如山河、亲情、故乡、祖国、军
旅、家园、生命、行旅等。概而言之，桑恒昌
诗歌所写均与“我”有关，与“我”的情感有
关，或许也可以说，他的诗是关于广义“乡
愁”的书写。这种乡愁既有抽象意义上的，
也有形象意义上的，既有精神、文化意义
上的，也有现实、地理意义上的，是对过往
的情感的追怀、纪念。《旧时燕子——清明
时节回乡扫墓在老屋前流连》的书写方式
属于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托物言志，首先写
燕子：“儿时家里/年年飞来燕子/一口一
口地筑巢/一口一口地喂她的儿女//大燕
下颌红红的/小燕嘴角黄黄的//我问母
亲/燕子怎会认识咱家/母亲说/还是头年
那一只”。全诗的落脚点和重心则是写母
亲：“旧宅里半栋老屋还在/老屋里半个泥
巢还在/泥巢里我的目光还在/母亲啊，你
何时飞来”。诗中饱含深沉的感情，有着对
母亲、故乡、身世、时光等的复杂体味与感
受。数次回环往复的“大燕下颌红红的/小
燕嘴角黄黄的”增加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淡
淡的忧伤氛围，契合并强化了“乡愁”主
题。《再致母亲》中写道：“母亲，葬您的时
候/您才三十多岁/青春染过的长发/飘在
枕上/我已满头‘霜降’近‘小雪’/只要想
起您/总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在儿子的
心上/您依然增长着年寿/母亲，走近一些
呵/让儿子数数您的白发”。诗句真切而动
人，诗的最后则与母亲深情共情：“地球就
是您的坟墓呀/母亲！/不论我在哪里呼
喊/您都会听到我的声音/为了离别时的
那行脚印/您夜夜失眠到如今”。这些诗句
体现了母子连心、互相守望，饱含深情。
《苦苦喊了六十多年》中写，“娘呵/我喊
您/就是想/把您给我的体温和脉搏/还给
您”，传达出对生命逝去的痛彻心扉，质朴
直接，洗尽铅华，却有极强的心灵力量。时
间是单维的、线性的，一去不回，过去的美
好只能留存于记忆之中，却无法真正回
返，这是作为人无可改变的悲剧性处境。
这种结构性的缺失、求而不得、去而难返，
在桑恒昌诗中颇具普遍性，构成了其精神
结构的核心和诗歌写作的母题。情感性、
抒情性既是一种主题，也是一种方法，是
桑恒昌极具个人辨识度的诗歌招牌，也是
他贡献给现代汉语诗歌的一种诗学方法
和解决方案。

注重诗歌的情感性并不意味着平白、

直露、浅显，桑恒昌的抒情是对自我的充
分打开，以及对自我与世界的再发现，带
来了灵动、智性与开阔的艺术空间。《听
泉》中写泉水的不同“听取方式”，“黑虎
泉/用耳朵听/珍珠泉/用眼睛听/金线泉/用
意念听”，以通感的方式呈现不同泉水的
特质，生动而有趣。《泰山松》写松树，“拄
着自己/攀上极顶/颤颤巍巍站起来/扶着
天空”，以人写树，形象而传神，亦可理解
为以树写人，同样别有意趣。《奔跑的春
天》写“孩子”与“春天”：“雁群的翎翅/发出
交响乐的声音/孩子们的瞳仁里/长出光
的花蕊/抖一抖翅膀/牵着春风的衣角/跑
起来/旋停的蜜蜂瞬时按下快门/孩子们
跑得慢一点儿/春又从/他们体内/漫山遍
野地/跑出来”。这些诗句写出了两者之间
的同质性，表现出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
生命状态，彰显出诗人极强的发现力与感
受力。桑恒昌的诗中也常有禅机、妙悟的一
面，体现出直接、及物品格之外的辽阔、高
远。比如，《知了》中写“这个只能存活/几十
天的小虫/在黑黑的洞穴里/面壁/修炼/诵
经/坐禅/长达十几年”，在这种悬殊的时间
对比之中思考生命与存在的意义，诗中最
后写道，“无处不在的佛啊/知了可是/另类
的达摩”，充分打开了思考与想象空间，富
有张力。《钓非钓》所写也颇具禅意：“钓，非
钓/不在于钓着/而在于钓不着/莫出声/咬钩
了/且看于山环水抱中/钓一曲心籁”。这体
现出一种睿智、洒脱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
度。这些均显示了桑恒昌诗歌情感性的丰
富空间与多样风格。

三

情感性、抒情性作为桑恒昌诗歌最显

明的特征，它连接着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
在美学上具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倾向。这
样的写作方式，目下已经被一些较为年轻、

“先锋”的写作者认为“落伍”，跟不上诗歌
发展潮流了。现代诗歌的发展的确日新月
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技法的确大大
更新和拓展了诗歌的表现方式，使得现代
诗的经验深度和美学风貌与此前有了明
显区别。在这其中，诗歌中的“抒情”的确
显出一定局限性，受到一定冲击，抒情的
方式也在发生内在变化，在一些追新逐异的
写作者那里，抒情更是被弃若敝屣、避之唯
恐不及，这不能不说是存在问题的。实际上，

“放逐抒情”使得许多现代诗成为与心灵无
涉的经验宣叙、思想操演、语言历险，却失去
了心灵性、内在性，失去了感动人心的力
量，文字或艰深或寡淡，情感冷漠孤绝，这
不能不说是造成当今诗歌越来越小众、影
响力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因而，真正的问
题恐怕不在于现代诗要不要抒情，而在于如
何抒情的问题。就此而言，桑恒昌的诗歌创作
或许正可作为一种镜鉴。他的写作将生命情
感投注到文字之中，“人诗合一”，体现着开
放、积极的情感态度和健康、整全的生命人
格。在追求“偏、怪、奇、险”的时行审美氛围
中，这其实是诗歌写作的中道、正道、大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于当前的诗
歌写作而言，桑恒昌的写作以某种近乎

“固执”的坚守，而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
景。他所选择的道路当然不是唯一的，其
中也不无值得反思的地方，但更大的问题
在于，这种写作的价值值得被更多的人认
识到，并以之重新反思与考辨现代诗歌与
抒情的关系问题。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
研究所研究员）

肖庆国在《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
究》中以初刊本为原始史料，通过扎实的文本
细读与实证批评，考察了1990年代初以来林
白的文学行为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之间的“对
话”关系，并提出应从“地方路径”去理解林白
的文学行为转向。这样的解读，相当程度地颠
覆了既有林白小说研究的框架及认知，至少在
我看来，是有理有据而又新颖独到的。林白一
直以来被学界认为是极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作
家。由此出发，我们也需要对批评实践中涌现的
一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深思。比如，在当代女性主
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和流变中，究竟融入了多少
作家的功利性目的，又暗藏着多少男性批评家
的“权力”审视？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
细部，做进一步的探讨，光是搬用一些“主义”或
概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值得一说的是，《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
小说研究》考察并厘清了1990年代当代文学
史上别具影响的一场女性主义文学论争。这
场论争持续时间较长，关涉不少知名作家和
学者，它让我们看到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兴
起时，人们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文
学的理解、想象乃至误读。论争本身，虽带有
一定的偶然性，但放在当代“后四十年”的历
史长度考察，却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某种深刻
的必然性。

以往有关的林白小说研究，大多是基于西
方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的套式化解读。我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也随大流地将其定位
为“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女性主义文学，称
其创作“不再企求融入社会主流话语，而是以
一种决绝的姿态，对抗甚至颠覆这种话语，以
拓展女性话语的生存空间，表现出张扬的女权
主义色彩”。而肖庆国的《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
白小说研究》却独辟蹊径，在文本细读与实证
批评融合的基础上，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考察林白小说。它向我们展
示出一种新颖且有生命力的批评观念或批评方法，突破了普遍存在于
学界的理论先行甚至“强制阐释”的窠臼。肖庆国的学术实践，也表明对

“批评”还是可以“再批评”的，或者说，“批评本身即批评”。
我曾说过，当代文学批评可分为“新人新作初选”与“经典作家作品

重评”两种路向，它实则是运用严格乃至残酷的文学史的“筛选”或“压
抑”机制，对浩瀚无比而又层出不穷的作家作品进行不断的“历史化”和

“经典化”。文学批评是进行文学研究及文学史撰写的基础。它们之间当
然有密切关联，有时甚至很难区分，尤其是批评与研究，但批评毕竟有
自己的属性。因此，将批评与研究及文学史简单等同，或把文学史变成
批评的扩大版，是必须避免的。这不是在批评与研究及文学史之间划分
什么“等级”，而是基于它们各自不同功能价值的考量。如果说“新人新
作初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批评，是“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那么

“经典作家作品重评”（也包括文学史编写），就是“历史化”的第二道环
节。今天，在当代文学经历了70多年发展并需要全面总结的大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提升“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的考量，批评不仅可以走出狭
隘的“审美城”，而且还有必要对印象鉴赏式初选、初评的文本对象重新
进行审察，这或许能给我们以镜中观像、他山攻错式的启迪。而要做到
这一点，就应重视文本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幽微关联，防止和避免批评时
过于主观随性的偏执。这或许就是有学者所说的“史的批评”吧。

近年来，“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地方性”“地方路径”等概念，在学
界时常被提起。肖庆国的《文化地理学视阈中林白小说研究》似乎暗合
并呼应了这种学术思潮。他借助于史料，爬梳和还原林白自广西“北漂”
至北京这一现实的生存生命体验，并进而揭示它与其文学行为变迁的
相关性。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学史上绝
非个案。以往的地域文学研究往往是静态的观照，而《文化地理学视阈
中林白小说研究》则是动态的，它超越了恒定固化的模式，有自己独到
的路径与方法，这是相当难得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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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新作聚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荣誉
委员、原专业作家董大中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5年12月18日在山西太原逝世，享年91岁。

董大中，笔名烨子，中共党员。1955年开始发表
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瓜豆
集》《敲门集》《赵树理评传》《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论
考》《你不知道的赵树理》《鲁迅与林语堂》《鲁迅与高长
虹》《董永新论》《鲁迅与山西》，主编《赵树理全集》《高
长虹全集》等。曾获中国第三届优秀著作奖等。

董大中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联原巡视员那家佐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2月26日在云南昆
明逝世，享年82岁。

那家佐，白族，中共党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
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古桥》《昭
勇将军传奇》《大榕树下》《步履足迹》，散文集《高原彩
云》，报告文学《春风暖了寒山》《改革闯进了深山》《南
疆前沿的诗篇》等。

那家佐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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